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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1 回 

 

东窗下夫妻设计 

风波亭父子归神 

 
    诗曰： 
        秦桧无端害岳侯，故令宋祚一时休。 
        至今地狱遭枷锁，万劫千回不出头。 
    话说宋高宗皇帝，一日，忽然扮做客商模样，叫秦桧改装 
作伴，往临安城内私行闲耍。秦桧只得也扮做个伴当。私行出 
了朝门，各处走了一会，偶然来至龙吟庵门首，只见围着许多 
人在那里不知做什么。高宗同看秦桧挨进人丛里去一看，却是 
一个拆字先生，招牌上写着“成都谢润夫触机测字 ”，撑着帐 
篷，摆张桌子，正在那里替人拆字。 
    高宗站在桌边，看他拆字一回，觉得有文有理，遂上前坐 
下道：“先生也与我拆个字。”谢石道：“请书一字来。”高宗随 
手就写了一个“春”字，递与谢石。谢石道：“好个‘春’字！ 
常言道：‘春为一岁首。’足下决非常人。况万物皆春，包藏四 
时八节。请访问尊官所问何事？”高宗道 ：“终身好否？”谢 
石道：“好，好，好！大富大贵，总不可言。但有一言 ：‘秦’ 
头太重，压‘日’无光，若有姓秦的人，切不可相与他，恐害 
在他手内！牢记，牢记 ！”高宗伸手向身边摸出一块银子，谢 
了先生，拱手立起，悄悄对秦桧道 ：“贤卿也试拆一字 。”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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桧无奈，随手写了一个“幽”字，递与谢石。谢石道 ：“这位 
尊官所问何事？秦桧道：“也是终身。”谢石道：“‘幽’字虽有 
泰山之安 ，但中间两个‘丝’字缠住 ，只叫做，‘双龙锁骨， 
尸体无存 。’目下虽好，恐后来年老齿坏，遇硬则衰，须要早 
退方好。”秦桧道：“领教了。”也送了些谢金，同着高宗去了。 
    当时内中有认得的，说 ：“你这先生字虽断得好，只是拆 
出祸来了！方才那头一个正是当今天子 ，第二个便是秦丞相。 
你讲出这些言语，怎得就饶恕了你？”又有一人道 ：“我们走 
开了罢！不要在此说是非，打在一网里 ！”众人听了，俱一哄 
而散。谢石想道：“不好！”遂弃了帐篷，急忙的逃走去了。 
    秦桧陪着高宗回进朝中 ，辞驾回府 ，即差家丁去拿那拆 
字的。家丁忙去拿时 ，早已不在。再往各处找寻，并无踪迹。 
一连缉拿了三四日不见影响，只得罢了。 
    且说秦桧命万俟卨、罗汝楫两个奸贼，终日用极刑拷打岳 
爷父子、张宪三人招认，已及两月，并无实供，闷闷不悦。这 
一日，已是腊月二十九日，秦桧同夫人王氏在东窗下向火饮酒， 
忽有后堂院子传进一封书来。秦桧拆开一看，原来不是书，却 
是心腹家人徐宁递进来民间的传单——  是一个不怕死的白衣， 
名唤刘允升，写出岳元帅父子受屈情由，挨门逐户的分派，约 
齐日子，共上民表，要替岳爷伸冤。秦桧看了，双眉紧锁，好 
生愁闷。王氏问道 ：“传进来的是什么书？相公看了就这等不 
悦？”秦桧就将传单递与王氏道 ：“我只因诈传圣旨将岳飞父 
子拿来监在狱中，着心腹人万俟卨 、罗汝楫两个用严刑拷打， 
要他把认反叛罪名，今已经两月 ，竟不肯招 。民间俱说他冤 
屈，想要上民本。倘然口碑传入宫中，岂是儿戏 ！欲放了他， 
又恐违了四太子之命，以此疑虑不决。”王氏将传单略看了看， 
即将火箸在炉中炭灰上写着七个字道：“缚虎容易纵虎难。”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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桧看了点头道 ：“夫人之言，甚是有理 。”即将灰上的字迹搅 
抹了。 
    二人正说之间，内堂院子走进来禀道 ：“万俟卨老爷送来 
黄柑在此，与太师爷解酒 。”秦桧收了。王氏道 ：“相公可知 
这黄柑有何用处？”秦桧道：“这黄柑最能散火毒，故尔送来。 
可叫丫环剖来下酒。”王氏道：“不要剖坏了！这个黄柑，乃是 
杀岳飞的刽子手！”秦桧道 ：“柑子如何说是刽子手 ？”王氏 
道：“相公可将这柑子捞空了 ，写一小票藏在里边，叫人转送 
与勘官，教他今夜将他三个就在风波亭结果了。一桩事就完结 
了。”秦桧大喜，就写了一封书，叫丫环将黄柑的瓤去干净了， 
将书安放在内，封好了口，叫内堂院子交与徐宁，送与万俟卨 
去。正是： 
        缚虎难降空致疑，全凭长舌使谋机。 
        仗此黄柑除后患，东窗消息有谁知？ 
    再说这时节已将岳云、张宪另拘一狱，使他父子不能见面 
的了 。到得除夜，狱官倪完备了三席酒，将两席分送在岳云、 
张宪房里 ；将这一席 ，倪狱官亲送到岳爷房内摆好，说道： 
“今日是除夜，小官特备一杯水酒，替帅爷封岁 。”岳爷道： 
“又蒙恩公费心 ！”就走来坐下，叫声 ：“恩公请坐 。”倪完 
道 ：“小官怎敢 ！”岳爷道 ：“这又何妨？”倪完告坐，就在 
旁边坐下相陪。饮过数杯，岳爷道 ：“恩公请便罢。我想恩公 
一家，自然也有封岁的酒席，省得尊嫂等候 。”倪完道 ：“大 
人不必记念。我想大人官至这等地位，功盖天下，今日尚然受 
此凄凉，何况倪完夫妇乎 ！愿陪大人在此吃一杯 。”岳爷道： 
“如此多谢了。不知外面什么声响 ？”倪完起身看了一看道： 
“下雨了 。”岳爷大惊道 ：“果然下雨了 ！”倪完道 ：“不独 
下雨，兼有些雪，此乃国家祥瑞，大人何故吃惊 ？”岳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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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公有所不知，我前日奉旨进京，到金山上去访那道悦禅师， 
他说此去临安，必有牢狱之灾，再三的劝我弃职修行。我只为 
一心尽忠报国，不听他言。临行赠我几句偈言，一向不解，今 
日下雨，就有些应验了！恐朝廷要去我了 ！”倪完道 ：“不知 
是那几句偈言？帅爷试说与小官听听看 。”岳爷道 ：“他前四 
句说的是 ：‘岁底不足，提防天哭。奉下两点 ，将人荼毒 。’ 
我想今日是腊月二十九日，岂不是‘岁底不足’么？恰恰下起 
雨来，岂不是‘天哭’么？‘奉’下加将两点，岂不是个‘秦’ 
字？‘将人蔡毒’，正是毒我了 ！这四句已经应验。后四句道 
是：‘老柑腾挪，缠人奈何？切些把舵，留意风波！’这四句还 
解不来，大约是要去我的意思。也罢！恩公借纸笔来一用。” 
    倪完即将纸笔取来。岳爷修书一封，把来封好，递与倪完 
道 ：“恩公请收下此书 。倘我死后，拜烦恩公前往朱仙镇去。 
我那大营内，是我的好友施全、牛皋护着帅印；还有一班弟兄 
们，个个是英雄好汉。倘若闻我凶信，必然做出事来，岂不坏 
了我的忠名？恩公可将此书投下，一则救了朝廷，二来全了我 
岳飞的名节，阴功不小 ！”倪完道 ：“小官久已看破世情，若 
是帅爷安然出狱便罢，倘果有什么三长两短，小官也不恋这一 
点微俸，带了家眷回乡去做个安逸人 。小官家离朱仙镇不远， 
顺便将这封书送去便了。”两个人一面吃酒，一面说话。 
    忽见禁子走来，轻轻的向倪完耳边说了几句。倪完吃了一 
惊，不觉耳红面赤。岳爷道 ：“为着何事，这等惊慌？”倪完 
料瞒不过，只得跪下禀道 ：“现有圣旨下了 ！”岳爷道 ：“敢 
是要去我了 ？”倪完道 ：“果有此旨意，只是小官等怎敢 ！” 
岳爷道 ：“这是朝廷之命，怎敢有违？但是岳云、张宪犹恐有 
变，你可去叫他两个出来，我自有处置 。”倪完即唤心腹去报 
知王能、李直，一面请到岳云、张宪。岳爷道 ：“朝廷旨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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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未知吉凶。可一同绑了，好去接旨 。”岳云道 ：“恐怕朝 
廷要去我们父子，怎么绑了去 ？”岳爷道：“犯官接旨，自然 
要绑了去 。”岳爷就亲自动手，将二人绑了，然后自己也叫禁 
子绑起，问道：“在那里接旨？”倪完道 ：“在风波亭上。”岳 
爷道：“罢了，罢了！那道悦和尚的偈言，有一句：‘留意风波。’ 
我只道是扬子江中的风波 ，谁知牢中也有什么‘风波亭’！不 
想我三人，今日死于这个地方！”岳云、张宪道：“我们血战功 
劳，反要去我们，我们何不打出去 ？”岳爷喝道：“胡说！自 
古忠臣不怕死。大丈夫视死如归 ，何足惧哉！且在冥冥之中， 
看那奸臣受用到几时 ！”就大踏步走到风波亭上。两边禁子不 
由分说，拿起麻绳来，将岳爷父子三人勒死于亭上。 
    时岳爷三十九岁，公子岳云二十三岁。三人归天之时，忽 
然狂风大作，灯火皆灭。黑雾漫天，飞沙走石。 
    后人读史至此，无不伤心惨切，唾骂秦桧夫妻并那些依附 
权奸为逆者。后人有吊岳王诗曰： 
        金人铁骑荡征尘，南渡安危系此身。 
        二帝不归天地老，可怜泉下泣孤臣！ 
    又诗曰： 
        遗恨高宗不鉴忠，感斯墓木撼天风。 
        赤心为国遭谗没，青史徒修百战功！ 
    又诗曰： 
        华表松枝向北寒，周情孔思楷模看。 
        湖波已泄金牌恨，絮酒无人酬曲端。 
    又诗曰： 
        忠臣为国死衔冤，天道昭昭自可怜。 
        留得青青公道史，是非千载在人间。 
    又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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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剑龙飞脱宝函，将军扼腕虎眈眈。 
        奸邪误国忠良死，千古令人恨不甘！ 
    又诗曰： 
        剑戟横空杀气高，金兵百万望风逃。 
        自从公死钱塘后，宋室江山把不牢。 
    又诗曰： 
        泰山颓倒哲人萎，白玉楼成似有期。 
        天道朦朦无可问，人心愤愤岂无为？ 
        一生忠义昭千古，满腔豪气吐虹霓。 
        奸臣未死身先丧，常使英雄泪湿衣！ 
    又诗曰： 
        报国志躯矢血诚，谁教万里坏长城？ 
        十年愤积龙沙远，一死身嫌泰岱轻。 
        自愿藏弓虽弱主，何来叩马有书生？ 
        于今墓畔南枝树，犹见忠魂怒未平。 
    又诗曰： 
        十二牌来马首东，郾城憔悴哭相从。 
        千年宗社孤坟在，百战金兵寸铁空！ 
        径草有灵枝不北，江湖无恙水流东。 
        堪嗟词客经年过，惆怅遥吟夕照中！ 
    后又有过岳王坟而作者曰： 
        将军埋骨处，过客式英风。 
        北伐生前烈，南枝死后忠。 
        山川戎马异，涕泪古今同。 
        凄绝封丘草，苍苍落照中！ 
    浙江衢州太学生徐应鹿有祭岳王文云： 
        呜呼！维王生焉义烈，死矣忠良。恒矢心以攘金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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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锐志以复封疆。奇勋未入凌烟之阁，奸计先成偃月之堂。 
    含冤泉壤，地久天长。中原涂炭，故国荒凉。叹狐奔而兔 
    逐，恨狼竞以鸱张！王如在也，必能保全社稷；王今没矣， 
    伊谁力挽颓唐？鲰生才谫，事类参商。方徙薪乎曲突，忽 
    祸起于萧墙。立身迥异于禽兽，含污忍入于犬羊。舍生取 
    义，扶植纲常。来个往古，人谁不死？轰轰烈烈，万古流 
    芳！呜呼！罄南山之竹而书情无尽，决东海之波而流恨难 
    量。王之名，与天地同大；王之德，与日月争光。呜呼哀 
    哉！伏维尚飨。 
    当时倪完痛哭一场，那王能、李直得知此事，暗暗买了三 
口棺木，抬放墙外。狱卒禁子俱是一路的，将三人的尸骨从墙 
上吊出，连夜入棺盛殓。写了记号，悄悄的抬出了城，到西湖 
边爬开了螺蛳壳，将棺埋在里面。那倪完也不等到天明，当夜 
收拾行囊，挨出城门而去。 
    且说万俟卨见那岳爷三人已死，同了罗汝楫连夜来到相府， 
见秦桧复命。秦桧不胜之喜，又问道 ：“他临死，可曾说些甚 
么？”二贼道 ：“他临死，只说是 ：‘不听道悦之言，果有风 
波之险！’小官想此等妖僧，也不可放过了他。再者斩草留根， 
来春又发。太师爷何不假传一道圣旨，差人前往汤阴，拿捉岳 
飞的家属来京，一网打尽，岂不了事 ？”秦桧点头称是，道： 
“就烦二位出去，吩咐冯忠、冯孝，起身速往相州，捉拿岳飞 
的家眷，一个不许放走。”二贼领命出府。 
    秦桧又唤过家人何立来，吩咐道 ：“你明日绝早起身到金 
山寺去，请道悦长者来见我 ，不可被他走脱了 ！”何立领命， 
回至家中，对母亲说知 ：“太师害了岳家父子，又命孩儿前去 
捉拿道悦和尚，明日即要起身 。”老母道 ：“我儿路上须要小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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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明日，即是绍兴十三年正月初一日。何立只得离了临 
安，径奔京口而来。在路无话。一日，已到了镇江，就到江口 
趁着众香客渡到金山上岸 。走到寺门口 ，耳边但听得钟磐声 
响。许多男男女女，都擎着香烛进去烧香。何立也混在人丛里， 
进去一看，却原来是道悦和尚正在升座说法。何立就立在大众 
之中，听他讲经，暗自想 ：“且听他说完了，骗到临安去，不 
怕他飞上了天去 。”但听得那长老将“梦幻泡影”四个字，已 
讲得天花乱坠 ，大众无不齐声念佛 。讲了一会，口中吟出一 
偈，叫大众听者： 
        吾年三十九，是非终日有。 
        不为自己身，只为多开口。 
        何立自东来，我向西边走。 
        不是佛力大，岂不落人手！ 
    说完，只见他闭目垂眉，就在法座上坐化去了。当下众僧 
一齐合掌道：“师父圆寂了！” 
    何立吃了一惊，便扯住了住持道 ：“我奉秦太师钧旨来请 
长老，不想竟坐化了，只恐其中有诈。叫我如何回复太师爷？” 
住持道 ：“我那位师父能知过去未来，谅你太师爷来请，决无 
好处，故此登座说偈而逝。这是你自己亲眼见的，有何诈伪？” 
何立道 ：“尔等众僧，须要把长老的尸骸烧化了，我方好去回 
复。不然，须俱要同我去见相爷 。”众僧道：“这有何难。”就 
叫火工道人，即时将柴草搬动，拣一块平地上搭起柴棚，将长 
老的法身抬在上面，下面点起火来。不一时，烈焰腾空，一声 
响，直透九霄，结成五色莲花，上面端坐着一位和尚 ，叫道： 
“何立 ！冰山不久 ，梦景无常！你要早寻觉路，休要迷失本 
来！你去罢 ！”说罢，冉冉腾空而去。众僧即将长老骨殖捡出 
来，装在龛内，始放后山，再拣日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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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日，便请何立到客堂中坐了，整备素斋款待。何立将秦 
太师陷害岳爷 ，“因他临死时曾有‘懊悔不听道悦和尚’之言 
语，故此丞相命我来骗他到临安究治。不道长老果是活佛临凡， 
已预先晓得坐化去了。方才明明在云端里吩咐我及早修行，奈 
我有八旬老母在家不能抛撇 ，待等百年之后 ，我决意要出家 
了”。众僧道：“阿弥陀佛！为人在世，原是镜花水月。小僧们 
在这金山寺，闲时看那些来来往往的船只 ，那一个不是为名？ 
那一只不是为利？常常遭遇风波之险，何曾想到富贵荣华？到 
后来总是一场春梦！有诗道得好： 
         从来富贵若浮云，吉凶倚伏信难分。 
         田地千年八百主，何劳牛马为儿孙？” 
    何立听了，点头称是。随即别了一众僧人，行下山来，仍 
旧渡到京口上岸，取路回临安复命。 
    再说岳夫人一日与媳妇、女儿闲语，张保的妻子洪氏也在 
旁边。夫人道 ：“自从孩儿往临安去后，已经一月有余；连张 
总兵去探听，至今亦无信息，使我日夜不安，心神恍惚。我昨 
夜梦见元帅转回来，手中擎着一只鸳鸯，未知有何吉凶？”银 
瓶小姐道 ：“我昨夜也梦见哥哥同着张将军各抱着一根木头回 
来，亦未知吉凶如何？”夫人道：“想是你父兄必有不祥之事， 
故我母女心神惶惑。且叫岳安到外面去请一个圆梦先生来详解 
详解，看是如何？”当时丫环即到外厢传话，叫岳安去请圆梦 
先生。岳安去不多时，请了一个王师婆来，见了太夫人并夫人、 
小姐，磕了头。夫人就道：“岳元帅进京，叫了两个小将军去， 
并无信息；又因夜梦不祥，故来唤你决断 。”王师婆道 ：“这 
个容易，待吾请下神道来，问他知个端的 。”当时就将一张桌 
子摆在中间，明晃晃点起两枝蜡烛，焚起一炉香来。王师婆书 
符念咒。李夫人跪下，祷告了一番。停了多时，但见王师婆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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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两眼直竖，取过一根棒来乱舞了一回，大声道 ：“我乃弈游 
神是也！请我来做什么？快说快说 ！”吓得李夫人战战兢兢的 
跪下道 ：“只因丈夫岳飞钦召进京，连我儿岳云、张宪，至今 
一月有余，并无音耗，特求尊神指示明白 ！”王师婆道 ：“没 
事没事。有些血光之灾，见了就罢 。”夫人道 ：“奴家昨夜梦 
见丈夫手擎鸳鸯一只，不知主何吉凶 ？”王师婆道：“此乃拆 
散鸳鸯也 。”银瓶小姐亦跪下道 ：“小奴家亦梦见哥哥同张将 
军各抱一木回来，未知如何况 ？”王师婆道：“人抱一木，是 
个‘休’字，他两人已休矣 。快烧纸 ，快烧纸，吾神去也！” 
说罢，那王师婆一交跌倒在地。正是： 
        邪正请从心内判，疑神疑鬼莫疑人。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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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2 回 

 

韩家庄岳雷逢义友 

七宝镇牛通闹酒坊 

 
    诗曰： 
        秋月春风似水流，等闲白了少年头。 
        功名富贵今何在？好汉英雄共一丘！ 
        对酒当歌须慷慨，逢场作乐任优游。 
        红尘滚滚迷车马，且向樽前一醉休。 
    这首诗，乃是达人看破世情，劝人不必认真，乐得受用些 
春花秋月，消磨那些岁月光阴。不信，但看那岳元帅做到这等 
大官，一旦被秦桧所害，父子死于狱中。兀自不肯饶地，致使 
他一家离散，奔走天涯。倒不如周三畏、倪完二人弃职修行， 
飘然物外。闲话休说。 
    那王师婆跌倒地下，停了一会，爬起身来，对着李夫人道： 
“我方才见一个神道，金盔金甲，手执钢鞭，把我一推，我就 
昏昏的睡去了，不知神道怎么样去了 。”夫人就将适来之事说 
了一遍。王师婆道 ：“夫人，小姐们，且请放心！吉人自有天 
相。我那里隔壁有个灵感大王，最有灵验。明日夫人们可到那 
里去烧烧香，就许个愿心，保佑保佑，决然无事的 。”夫人赏 
了王师婆五钱银子，王师婆叩谢辞别，自回去了。 
    夫人同着巩氏夫人 、银瓶小姐正在疑疑惑惑，忽见岳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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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霆、岳霖、岳震，同着岳云的儿子岳申、岳甫一齐走来。岳 
震道 ：“母亲，今日是元宵佳节，怎不叫家人把灯来挂挂？到 
了晚间，母亲好与嫂嫂、姐姐赏灯过节 。”夫人道 ：“你这娃 
子一些事也不晓。你父亲进京，叫了你哥哥同张将军去，不知 
消息。前日张总兵去打听 ，连他也没有信息，还有什么心绪， 
看什么灯 ！”五公子听了，就走过了一旁。二公子岳雷走上来 
道 ：“母亲放心！待孩儿明日起身往临安，到爹爹那里讨个信 
回来就是。”夫人道 ：“张总兵去了，尚无信息。你小小年纪， 
如何去得？” 
    当时夫人 、公子五人在后堂闲讲 ，只见岳安上前禀道： 
“外面有个道人，说有机密大事，必要面见夫人。小人再三回 
他，他总不肯去。特来禀知 。”夫人听来，好生疑惑，就吩咐 
岳雷出去看来。岳雷到门首，见了道人问道 ：“师父何来？” 
道人也不答话，竟一直走进来。到了大厅上 ，行了一个常礼， 
问道 ：“足下何人 ？”二公子道：“弟子岳雷。”道人道：“岳 
飞元帅，是何称呼 ？”岳雷道 ：“是家父 。”道人道：“既是 
令尊，可以说得。我非别人，乃是大理寺正卿周三畏。因秦桧 
着我勘问令尊，必要谋陷令尊性命，故我挂冠逃走。后来只令 
万俟卨严刑拷打，令尊不肯招认。闻得有个总兵张保撞死在狱 
中。”里边女眷其时俱在屏门后听着，洪氏心中先悲起来了。及 
至周三畏说到“去年腊月二十九日，岳元帅父子三人屈死在风 
波亭上”这一句，那些众女眷好似猛然半天飞霹雳，满门头顶 
失三魂，一家男男女女尽皆痛哭起来。周三畏道 ：“里面夫人 
们，且慢高声啼哭 ！我非为报信而来 ，乃是为存元帅后嗣而 
来。快快端正逃难 ！钦差不久便来拘拿眷属 ，休被他一网打 
尽！贫道去了 。”夫人们听得，连忙一齐走出来道 ：“恩公慢 
行，待妾等拜谢 。”夫人就同着一班公子跪下拜谢。周三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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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忙跪下答拜了，起来道 ：“夫人不要错了主意，快快打发公 
子们逃往他乡，以存岳氏香火！贫道就此告别了 ！”公子们一 
齐送出大门，回至里面痛哭。 
    夫人就叫媳妇到里边去，将人家所欠的账目共众家人们的 
身契尽行烧毁，对众家人道 ：“我家大老爷已死，你们俱是外 
姓之人 ，何苦连累 ？着你们众人趁早带领家小，各自去投生 
罢？”说罢，又哭将起来 。众公子、媳妇、女儿并洪氏母子， 
一齐哭声震天。那岳安、岳成、岳定、岳保四个老家人，对众 
人道 ：“列位兄弟们，我们四人情愿保夫人、小姐、公子们一 
同进京尽义。你们有愿去者，早些讲来 ；不愿者，趁早投生。 
不要临期懊悔 ，却就迟了 。”只听众家人一道 ：“不必叮咛， 
我等情愿一同随着进京去，任凭那好贼要杀要剐，也不肯替老 
爷出丑的 。”岳安道 ：“难得，难得 ！”便道 ：“夫人不必顾 
小人们，小人们都是情愿与老爷争光的 。只有一件大事求定， 
请夫人先着哪位公子逃往地方避难要紧 。”夫人道 ：“你们虽 
是这样讲，叫我儿到何处安身 ？”岳安道：“老爷平日岂无一 
二好友？只消夫人写封书，打发哪位公子去投奔他，岂有不留 
之理 ？”夫人哭叫岳雷 ：“你可去逃难罢 ！”岳雷道：“母亲 
另叫别个兄弟去，孩儿愿保母亲进京 。”岳安道 ：“公子不要 
推三阻四，须要速行 ！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难道老爷 
有一百个公子，也都要被奸臣害了么？须要走脱一两位，后来 
也好收拾老爷的骸骨。若得报仇，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太夫人 
快快写起书来，待小人收拾些包裹银两 ，作速起身 ，休得误 
了。”当时，岳安进去取了些碎银子 ，连衣服打做一包，取件 
旧衣替公子换了。夫人当即含泪修书一封，递与岳雷道 ：“我 
儿，可将此书到宁夏，去投宗留守宗方 ；他念旧交 ，自然留 
你。你须要与父亲争气！一路上须要小心 ！”公子无奈，拜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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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母亲、嫂嫂，又别了众兄弟、妹子，大家痛哭。众公子送出 
大门，回进里边静候圣旨，不提。 
    且说藕塘关牛皋的夫人所生一子 ，年已十五，取名牛通。 
生得身面俱黑 。满脸黄毛，连头发俱黄，故此人取他个绰号， 
叫做“金毛太岁”。生得来千斤膂力 ，身材雄伟。那日正月初 
十，正值金总兵生日，牛夫人就领了牛通来到后堂。牛夫人先 
拜过了姐夫、姐姐，然后命牛通来拜姨爹、姨母的寿。金爷就 
命他母子二人坐了。少停摆上家宴来，一同吃着庆春寿酒。闲 
叙之间，金总兵道：“我看内侄年纪长成，武艺也将就看得过。 
近闻得岳元帅钦召进京，将帅印托付他父亲掌管。贤内侄该到 
那边走走，挣个出身。但是我昨日有细作来报 ，说是：‘岳元 
帅被秦桧陷他谋反大罪 ，去年腊月二十九日已死于狱中。’因 
未知真假，已命人又去打听。待他回来，便知的实也 。”牛夫 
人吃惊道 ：“呀！若是谋反逆臣，必然抄尽杀绝，岳氏一门休 
矣！何不使牛通前往相州 ，叫他儿子到此避难 ，以留岳氏一 
脉？未知姐夫允否？”金总兵道：“此事甚好。且等探听回来， 
果有此事，就着侄儿去便了。”牛夫人道：“姐夫差矣！相州离 
此八九百里，若等细作探回，岂不误事？”牛通接口道 ：“既 
如此说，事不宜迟，孩儿今日连夜往汤阴去，若是无事，只算 
望望伯母；倘若有变 ，孩儿就接了岳家一个兄弟来 ，可不是 
好 ？”金节道 ：“也等明日准备行李马匹 ，叫个家丁跟去方 
是。”牛通道：“姨爹，亏你做了官，也不晓事！这是偷鸡盗狗 
的事，那要张皇？我这两只脚怕不会走路，要甚马匹 ！”牛夫 
人喝道：“畜生 ！姨爹面前敢放肆大声叫喊么！就是明日着你 
去便了。”当时吃了一会酒，各自散去。 
    牛通回到书房 ，心中暗想 ：“‘急惊风，偏撞着慢郎中！’ 
倘若岳家兄弟俱被他们拿去，岂不绝了岳氏后代 ！”等到了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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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时候，悄悄的收拾了一个小包裹背着，提了一条短棒，走出 
府门，对守门军士道：“你可进去禀上老爷，说我去探个亲眷， 
不久便回，夫人们不要挂念 。”说罢，大踏步去了。那守门军 
士哪里敢阻挡他，只得进来禀知金总兵。金总兵忙与牛夫人说 
知，连忙端整些衣服银两，连夜着家人赶上，哪里赶得着，家 
人只得回来复命，说 ：“不知从哪条路去了 ！”金节也只得罢 
了。 
    那牛通晓行夜宿，一路问信来到汤阴。直至岳府，与门公 
说知，不等通报，竟望里边走。到大厅上，正值太夫人一家在 
厅上。牛通拜毕，通了姓名。太夫人大哭道 ：“贤侄呀，难得 
你来望我！你伯父与大哥被奸臣所害，俱死在狱中了 ！”牛通 
道：“老伯母不要啼哭！我母亲因为有细作探知此事放心不下， 
叫侄儿来接一位兄弟，到我那边去避难。大哥既死，快叫二兄 
弟来同我去。倘圣旨一到，就不能走脱了！”夫人道：“你二兄 
弟已往宁夏，投宗公子去了 。”牛通道 ：“老伯母不该叫兄弟 
到那里去，这边路程遥远，哪里放心得下！不知二兄弟几时出 
门的？”夫人道：“是今日早上去的。”牛通道：“这还不打紧， 
侄儿走得快，待侄儿去赶着他，就同他到藕塘关去，小侄也不 
回来了。”说罢，就辞别了夫人。出府门来，问众家人道：“二 
公子往那一条路去的？”家人道：“望东去的。”牛通听了，竟 
也投东追赶。 
    且说那钦差冯忠、冯孝 ，带了校尉离了临安 ，望相州一 
路进发。不一日 ，到了汤阴岳府门首 ，传令把岳府团团围 
住，岳安慌忙禀知夫人。夫人正待出来接旨，那张保的儿子张 
英——  年纪虽只得十三四岁 ，生得身长力大，满身尽是疙瘩， 
有名的叫做“花斑小豹”——  上前对夫人道：“夫人且慢，待 
我出去问个明白了来。”就几步走到门口。那些校尉乱嘈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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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要打进来。张英大喝一声 ：“住着 ！”这一声，犹如半天中 
起了个霹雳，吓得众人俱住了手。冯忠道：“你是什么人 ？” 
张英道 ：“我乃马前张保之子张英便是。若犯了我的，莫说你 
这几个毛贼，就是二三千兵马，也不是我的心事！但可惜我家 
太老爷一门俱是忠孝之人 ，不肯坏了名节 ，故来问你一声。” 
冯忠道：“原来如此。但不知张掌家有何话说？”张英道：“你 
们此来，我明知是奸臣差你们来拿捉家属。但不知你们要文拿 
呢，还是要武拿？”冯忠道 ：“文拿便怎么 ？武拿又怎么？” 
张英道：“若是文拿，只许一人进府，将圣旨开读，整备车马， 
候俺家太夫人、夫人及小人等一门家属起身。若说武拿，定然 
用囚车镣铐，我却先把你这几个狗头活活打死，然后自上临安 
面圣。随你主意，有不怕死的就来 ！”说罢，就在旁边取过一 
根门闩，有一二尺粗细，向膝盖上这一曲，曲成两段，怒冲冲 
的立住在门中间。众人吃了一吓，俱吐出了舌头缩不进去。冯 
忠看来不搭对，便道 ：“张掌家息怒！我们不过奉公差遣，只 
要有人进京去便罢了。难道有什么冤仇么？相烦张掌家进去禀 
知夫人，出来接旨。我们一面着人到地方官处，叫整备车马便 
了。” 
    张英听了，就将断闩丢在一边，转身入内，将钦差的话禀 
明夫人。夫人道 ：“也难得他们肯用情，可端正三百两银子与 
他。我们也多带几百两，一路去好做盘缠 。”夫人出来接了圣 
旨，到厅上开读过了 ，将家中收拾一番，府门内外重重封锁。 
一门老少共有三百多人，一齐起程。那汤阴县官将封皮把岳府 
府门封好。看那些老少乡民 ，男男女女，哭送之声惊天动地。 
岳氏一家家属自此日进京，不知死活存亡。且按下慢表。 
    再说那二公子岳雷离了汤阴，一路上凄凄凉凉。一日行到 
一个村坊上 ，地名七宝镇，甚是热闹 。岳雷走进一个店中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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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小二就上来问道：“客人还是待客，还是自饮？”岳雷道： 
“我是过路的，胡乱吃一碗就去。有饭索性拿一碗来，一总算 
账。”那小二应声：“晓得”，就去暖了一壶酒来，摆上几色菜， 
连饭一总搬来放在桌子上 。公子独自一个吃得饱了 ，走到柜 
上，打开银包 ，放在柜上 ，叫声 ：“店家，该多少，你自称 
去 。”主人家取过一锭银子要夹 。不想对门门首站着一个人， 
看见岳雷年纪幼小，身上虽不甚华丽，却也齐整，将这二三十 
两银子摊在柜上，就心里想道 ：“这后生是不惯出门的，若是 
路近还好，若是路远，前途去，岂不要把性命送了 ！”岳雷还 
了酒饭钱，收了银包，背了包裹将行。却见对门那个人走上前 
来，叫声 ：“客官且慢行！在下就住在前面 ，转弯几步就是， 
乞到小庄奉茶，有言语相告 。”岳雷抬头一看，但见那人生得 
面如炭火，细目长眉 ，颔下微微几根髭须 ，身上穿得十分齐 
整，即忙答道 ：“小子前途有事，容他日来领教。”店主人道： 
“小客人！这位员外是此地有名的财主，最是好客的。到他府 
上去聊聊不妨 。”岳雷道 ：“只是不当轻造 ！”员外道 ：“好 
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下就此引道。” 
    当时员外在前，岳雷在后，走过七宝镇，转弯来到了一所 
大庄院，一同进了庄门。到得大厅上，岳雷把包裹放下，上前 
见礼毕，分宾主坐下。员外便问：“仁兄贵姓大名？仙乡何处？ 
今欲何往 ？”岳雷答道：“小子姓张名龙，汤阴人氏，要往宁 
夏探亲。不敢动问员外尊姓贵表？有何见谕 ？”员外道：“在 
下姓韩名起龙，就在此七宝镇居住。方才见仁兄露了财帛，恐 
到前途去被人暗算，故此相招。适闻仁兄贵处汤阴，可晓得岳 
元帅家的消息么？”岳雷见问 ，便答道 ：“小子乃寒素之家， 
与帅府不相闻问，不知甚么消息？”一面说，不觉眼中流下泪 
来。起龙见了，便道 ：“仁兄不必瞒我 ！若与岳家有甚瓜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